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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机关
第一次关于党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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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梅

1927 年 10 月 15 日 ， 中

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

议通过 《中共广东省委第十

四 号 通 告 ： 最 近 工 作 纲

领》，明确指出：“要坚决勇

敢 地 树 立 工 农 革 命 的 大 旗

……建立工农政权。”“废除

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

农 革 命 军 ； 废 除 青 天 白 日

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

标志。”这是党的领导机关

第一次作出关于党的旗帜的

正式决定，虽然 《通告》 中

对 党 旗 的 制 作 并 无 具 体 规

范，但“用红旗，以斧、镰

为标志”的中共党旗图案式

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

和构成要素。

（摘 自 2013 年 第 7 期

《中国档案》，原标题为 《中

国共产党早期党旗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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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

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

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

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

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

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

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

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

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

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

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

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

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

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

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

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

适。他同张沈川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

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

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

续乘轮南下。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

经常登上甲板，倚着船栏，眺望祖国的

辽阔海疆。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

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

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

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

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

动呢？

7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

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

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 10 个大

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见到

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

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

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

灾难，抚今思昔，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

的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

们招手。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

行得如火如荼、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7

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

占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7月 12日攻

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

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

源地的风采。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

看到两旁高楼矗立，在商店的橱窗里、电

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

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

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

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

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

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

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到处

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

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

明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

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

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

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

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

子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一回到旅馆，罗荣

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

的书籍。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

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

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

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

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

“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

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

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

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

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

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

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

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

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

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

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

黄埔军校，报效革命。罗荣桓报考中山大

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

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

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

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

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

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

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

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

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

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

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

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

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罗

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

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

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

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

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

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

绅士们却像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

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

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

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

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

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

作中去。他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

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

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

的负责人，汇报南湾的情况，受领

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

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

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接着，农会又

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

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

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

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

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

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

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

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

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

给了贫苦农民。

1927 年 1 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

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

利的形势下，南湾地区的群众觉悟普

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

等组织进一步巩固。高涨的革命形势

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

一步。

4 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

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

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

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

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

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

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

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把他们得

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他常常骂

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

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他

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

于是，4月14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

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

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的监视之中。为避

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

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他和老

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

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

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凝视

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南湾一带的屋

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

胧的夜色之中，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

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

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

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

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在武汉

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

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

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

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

了革命。

就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

桓却像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

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5月，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

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

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

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

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

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

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

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

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

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

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

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

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

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

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

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

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

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

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

的关系。他将几天后出发，奔向新的战

斗岗位。

（摘 自 1999 年 第 9 期 《支 部 建

设》，原标题为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罗荣桓要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

的洗礼》）

1933 年 4 月，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

坪迁到了沙洲坝，通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发现沙

洲坝百姓都是喝附近泥塘里

布满细菌的黄泥水。经过走

访调查后，他弄清楚了沙洲

坝百姓即便天再干旱也不打

水井的原因：一是因为打水

井 花 费 大 ， 贫 苦 群 众 打 不

起；二是因为千百年来，当

地 传 说 沙 洲 坝 地 底 下 有 条

“旱龙”，动不得。弄清楚问

题的症结后，他破除迷信，

立即亲自指导军民打了口直

径 85 厘米、深约 6 米的水

井，让沙洲坝的贫困百姓自

此喝上了甘甜的清水。

当地百姓十分感激。因

为井是红军来了以后毛泽东

亲手挖的，所以乡亲们深情

地给这口井起名为“红井”。

可见在当年中央苏区，作为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在为民谋利上，起到了模范

引领作用。

（摘 自 2017 年 第 14 期

《群众》，原标题为 《一首山

歌 唱 出 “ 苏 区 干 部 好 作

风”》）

我今年 102 岁了，是一个有着 81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从 12岁参加红

军起，我跟着党一走就是一辈子。参

加红军，亲历长征，这些都是我一辈

子的光荣和宝贵财富，让我信念永

驻。可以说，我这一生是跟党走的一

生，也是奋斗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1918 年 9 月，我出生于安徽省六

安县石板冲乡。小时候家里很穷，当

过放牛娃。12岁那年，一支红军部队

在我家乡活动，受一位党的地下工作

者的影响，我 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8 年 6月转入中国共

产党。

参加革命之初，我的主要任务是

给党组织送信，地下党的同志开会时

负责放哨，做一些外围工作。后来部

队转移时，村里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

子都跟着部队走了，上了前线。我也

想参加红军，但部队嫌我年纪太小，

说我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让我回家。

但我坚决不回去，我知道红军是穷苦

人民的队伍，只有跟着党走，跟着红

军走，才有希望。

就这样，我一直跟在红军队伍的

后面，经历了很多次战斗，最后红军

终于把我收到了队伍里。从跟随红军

的第一天起，我就打定主意，要永远

跟着这支部队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危

险和困难，永远不掉队、不叛变、不

投降。

后来，我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

长征。在长征路上，我们三过雪山草

地，一方面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残酷恶劣的自然环

境。吃过草根、啃过树皮，经历了数

不清的艰难险阻。有一次，我们在冰

天雪地的山区行军，40多天没有见到

一粒粮食，饿得快撑不住了。战士们

脚上穿的是稻草编的鞋，一进山里头

草鞋都被磨烂了，好多同志就把牛皮

割一块绑在脚上行走，有的同志什么

也没有，只能光着脚走。一次碰到敌

人袭击，我赤着脚走在布满荆棘、尖

石的山路上，摆脱敌人追击后，我的

双脚已经被扎得鲜血直流。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身边的战

友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大家凭着坚定

的革命信念，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和牺

牲，一次次投入战斗，一次次冲锋陷

阵，这种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雄

气概，对我这个刚参加革命的小红军

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在一次摆脱敌人袭击的撤退中，

我亲眼看到两个同志搀扶着一名战友

撤退，被搀扶的同志一边跑一边撕本

子往嘴里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

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密码本落到敌

人手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保护机

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

“吃”本子的人就是电台侦察工作创始

人之一蔡威同志。正是他带领电台的

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破译

敌军密码方面屡建奇功。而在长征即

将胜利之时，他却因为积劳成疾，不

幸病逝，年仅29岁。徐向前元帅曾高

度赞扬他鞠躬尽瘁的一生，誉之为

“无名英雄”。

在长征途中，我边行军边跟着班

长学识字、学文化，由于好学，我进

步很快。后来，组织上送我到红四方

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当时，工

作条件非常简陋，但是，没有条件我

们就创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

务。由于物资匮乏，电台用的电池很

稀缺，我们就把用完报废的旧电池的

锌皮扒了，再装上一些盐，放进一个

桶里用盐水泡上，早晨泡上，晚上就

可以重新用一阵子。在没有汽油、柴

油的情况下，我们用提炼猪油、牛油

的土办法，让发电机运转起来。

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被敌人埋

伏袭击，当时我脖子上挂了两块干电

池，我摔倒在三四米深的土沟里，这

两块电池不见了，黑暗中我到处摸索

寻找电池，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掉

下去的粮食、器材等，但除了电池，

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知道电池是我

的武器，是我的生命，一定得摸到

它，后来我终于找回了电池。

1936 年至 1937 年，我跟随西路

军打到新疆。1938年初，从新疆回到

延安，并由前线调到后方的军委二局

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适应，

老想上前线参加战斗，就找到二局局

长，请求他把我调回前线。局长说：

“前线需要人，后方同样需要人。你是

共产党员吧？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

织安排。”我一听，二话没说就留了下

来，在新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干了一

辈子。此后，我随军委二局参加过多

次战役，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第

一线，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正

是有了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的政治品格，我们每次都能在

关键时刻破译出重要情报，发挥关键

作用。在电台侦察这个特殊的战场

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苦练技

术、提高本领，才能技高一筹、战胜

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日夜监控

敌台，掌握了敌方联络的波长、时

间、声音和手法，即使敌人把波长换

了，我们也能迅速知道他们是哪个报

务员发的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军委想要得到哪儿的情报，我们就想

尽办法截获哪儿的情报。

1941年，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临时

承担一项破解敌军行动部署和作战方

案的重大任务。当时敌台离我们很

远，声音小、干扰大，侦收条件相当

恶劣。我们就自己改装机器，架设天

线，最终成功截获了多份十分重要的

情报，为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关键

作用。

1949年初，我们部队正准备攻打

驻扎在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一天值班

时，我突然听到敌军一个电台里说：

“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房顶上放了

一块镜子，明天一早去轰炸。”我们觉

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就对这个电台

进行分析研究，确认这是敌人的一个

潜伏台，平时深藏不露，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才对外联络。我们马上向上级

报告，当晚前指司令部就撤离了驻

地。第二天，敌机果然把那个小村庄

炸成了一片废墟，而我们却没有一人

伤亡。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军委三

部工作，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负责信息收集工作。我们在很短的时

间内为前指决策指挥提供了全面、及

时、准确的情报。庆功会上，前指司

令员邓华高度肯定我们的工作，他

说：“解放海南岛，你们立了头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多次高

度赞扬电台侦察工作，称有了我们就

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战斗胜利后，我深感自己没有接

受过系统教育，文化水平需要进一步

提高，对知识的渴求十分迫切，经常

是一边完成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一

边加班加点学习文化知识，后来我考

入解放军政治学院上了三年学。

1984年离休后，我一直坚持每天

收看《新闻联播》，每天读书看报，及

时倾听党的声音，了解国际国内形

势，我的读书笔记和剪报加起来有十

几大本，有半个多人高。近些年，我

利用闲暇时间，经常到部队、学校给

年轻官兵和学生讲革命传统，用我长

征的那段艰苦岁月的经历，教导年轻

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作贡献。

现在，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军队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无论走到

哪里，党的宗旨都永远不能忘，人民

军队的革命本色永远不能丢。希望年

轻一代不断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

走好新的长征路。（祝建伟 整理）

（摘自 2019年第 4期 《党建》）

胡正先，原总参谋部某部

副部长，副兵团级。参加过红

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革命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参加了

举世闻名的长征。1984 年 4 月

离休。


